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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谈河北在省会选择上的 “是是非非”
———写在 《1952~1968河北省省会变迁始末》付梓之际

冯世斌

每个省都有省会。“省会”是什么? 辞书并无解释,将其称为 “省政

权机关所在地”,大概比较合适。万物皆变,变皆有因。省会变迁并非河

北省的 “专利”,然像河北这样,在建国初年提出迁省会,继而忽建忽

徙,大费周折,三易其地,明是损伤累累,却还意犹未尽,直至被周恩

来总理所制止,是举国罕见的。个中原因是何、对今有何鉴益? 现在一

些文件、讲话和省情介绍,不仅河北,而且省外也有地方,习惯上把河

北称为 “京畿”。一个 “畿”,蕴含了历史和现实的多少令人遐想而又难

以说清的事。相信 《1952~1968河北省省会变迁始末》的问世,对于揭

开河北省会的变迁之 “谜”,提供了一个导读,也提出了一个恐怕难免的

争议话题。借付梓,对书的脉络重点和公众比较关心的问题再梳理,顺

谈谈对这段 “是是非非”的认识,以期评鉴,亦充为序。

一、研析河北省会迁移的整个过程,总要与保定缠来缠去,欲说

“迷途”,堪称 “困局”

今公众当然也包括笔者,之所以对河北省会变迁有种 “谜”的感觉,

主要涉及两个问题,一是动机,即为什么? 二是结局,即又是为什么?

坦白地讲,书稿虽成,但要清晰回答还是困难的。首先,从新中国诞生

的大背景上看,1949年3月毛泽东主席率中央机关离开了西柏坡,道理

上,河北省的政权组织,也有个进城问题。而河北对其省会的选择,不

能与这之际的 “进城”联在一起。因为中共河北省委、河北省人民政府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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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(1949年8月),并定居在了昔日的 “直隶总督

府”所在地、当时的华北大城市保定,当年即将就任省主要领导职务的

林铁同志,就是在这里见到了毛泽东并送中央机关北去,河北要进城进

哪里? 因此,溯动因,细搜文件多种,从时间上,当从1952年说起;从

内容上,用 “喜新厌旧”加以形容也并无不恭之意:找新地方、建新省

会、图新发展。这个新,最初就是石家庄市。

综合1952至1954年省向中央的三次报告 (冀档855-1-201-1;

冀档855-1-201-2;冀档855-2-558-21),“喜新”的理由主要是:

石家庄,“在河北全省的城市中,地处京汉、正太、石德诸铁路干线的交

点上,工业比较发达,且有发展工业的各种优越条件,将是全国重点工

业城市之一,也是军事要地,石家庄市势将成为全省的经济、文化中心。

根据中央关于城市建设的方针及河北省工业发展趋势看,河北的重心将

在南部,省会迁移到石家庄市对省级党、政、民各部门加强工业建设的

领导将提供便利的条件”。至于 “厌旧”,“旧”有哪些不好? 报告均是简

单的一句:“省会在保定不能适应今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”(1952年9月

19日);“保定由于先天不足,在相当长时期内轻、重工业皆难以发展”
(1952年10月24日);“保定市扩大建设工业的条件是欠缺的,虽经几

年来的恢复与发展,但在较长的时期内很少可能建成工业城市,实难适

应新的领导任务” (1954年1月27日)。省会离保定,保定做何用? 当

年也有一句话 “省会迁移后,保定市可作为我省一个以文化建设为中心

的城市”。时过境迁,“实话实说”,这些 “喜新”与 “厌旧”的理由是牵

强的。论交通条件上,一个 “交点上”,并不能说明石家庄比保定有多大

优势;说工商各业基础,已是省城多年的保定,总不会亚于石家庄市;

至于当时展望的河北发展重心将在南部等,上级怎么看,我们无从知。

可能是这理由不充分,中央对河北的报告迟迟未批。后 (1954年4月27
日),中央虽然同意了河北意见,但同意是 “有条件”的:“经费由河北

省在地方财政项下自行筹措解决。”(冀档989-1-205-1)

这样,河北在1954年和1955年,连续向石家庄投资1900亿元 (旧
币,下同,折新约1∶10000),开始了建设新省会 (1954年800亿,19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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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1100亿)。1954年时,河北省人口为3442.54万人,财政收入66334
亿元,职工干部人均年工资491万元,农民人均年收入64.7万元,当年

财政收入上解32786亿元后,省可用预算资金为37597亿元,赤字4049
亿元,占预算资金的10.8%。背着赤字搞 “自筹”,看当时可用的条件,

一是1954年6月,省委向华北局请示,“征收一部分农业税附加”,二是

省会迁移筹备委员会通知,“所有各企业、事业部门的建筑用费完全由各

企业事业部门自行筹措”。没有记载河北的 “自筹”如何落实,1955年8
月,省向中央呈报了关于 《停止省会迁往石家庄的报告》 (冀档855-3
-833-3),报告说:要全部完成省会迁石工程共需投资4300亿元,其

中省级机关91个单位迁石工程需3700亿元。“经我们多次研究,认为省

会迁移确非当务之急……现在工程已经停止,并已确定专门组织负责进

行善后处理……尽量避免在善后工作中造成新的浪费。”停迁文件还说出

了争迁时未提过的房子问题:“保定房荒虽不像过去严重,……保定即基

本上不再盖房。”

评看停迁报告的 “确非当务之急”,还有,终于说出了 “房荒”等

语,讲的是实情、实话,似可产生这样印象:知难而退,认识到位,颇

有从实际出发的意味。是的,当时,百废待兴,省还很穷,巨额投资换

来了一大堆 “半拉子”工程,河北应有这个认识。但接下来的事实只能

说,河北迁省会的热情非但未减,而是由 “建新”转为 “找大”,在 “见
异思迁”的路上迈出了更大的步子。于是,1956年起,又开始向中央请

示:“将天津与河北省合并为一个建制,以天津市为河北省省会”;“或者

不合并建制”,也要让 “河北将省会迁到天津去”。(冀档855-3-981-
11)想来,毕竟是 “畿”,中央对河北又高看一眼,1958年2月,经第

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议,天津市由中央直辖改为由河北

省领导,以此为标志,河北的省会算是进了天津市。

天津,与河北源远流长,1928年直隶改称河北省时,民国河北省政

府还成立于此。但也就从那时起,天津与河北,从隶属上走向了渐行渐

远的彼此。到1958年时,昔日的 “下级”,早已变成了 “兄弟”。天津市

归河北来领导,搅动了华北的大格局。看省向华北局并中央明确提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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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确定将省会迁到保定市”,时间是1966年1月25日,看中共天津市委、

天津市人民委员会联合文件 《市委、市人委关于省会搬迁的通知》,实际

搬出时间,应以1966年4月9日为标志。当时的情景是:由于省会已离

开保定多年,当年的省机关用房,大多归了保定市机关所用或改做他用,

各方面对再度充当省会实难胜任。按 “大分散、小集中”搬迁原则,进

入保定市的,仅有省委、省人委及其几个部委办和省军区。省委、省人

委分别临时挂牌于北市区合作路和青年路,而众多的省直机关,却没有

这等幸运,一溜长蛇般地在保定至天津一线上运行后,只好落脚在保定

周围各县里。如省卫生厅,驻涿县;省粮食厅,驻望都县;省教育厅,

驻定兴县;省林业局,驻易县。有的单位规模大、人员多,又分散到几

个县里。这种 “畿之省会”的局面,至少持续了两年余。

河北省会来到石家庄市,当与 “河北省革命委员会”的建立连在一

起。众所周知,那是极为混乱的 “文革”时期,由乱到 “治”,各级都要

建立 “革委会”。河北的 “省革委”如何建、建在哪里? 根据北京军区关

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(1968年1月28日),建议河北省

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,但目前原河北省直机关均暂住原地不动等精神,
仅5天,即1968年2月3日,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成立。“省革

委”占用的是石家庄地区革委会的办公楼,后又在当时的六中校园,即

现在的维明街,匆忙盖起了朝东开门的 “省革委”,没想到,这门口一用

就是40多年,直到2008年,乘 “三年大变样”的东风,省委、省政府

才打开了朝南而开的大门,现省人民政府的牌子仍挂于东门。

建国后,河北省省会的来历就是如此。然,回顾起来,真像一个大

大的 “之”字,又如扳倒了一个 “苦辣酸甜”的瓶子。怎么说呢? 当年

河北选省会,其决心,不谓不大,其历程,不谓不曲,其结局,“建新”

没搞成,表层上是财力所迫; “找大”分手了,公开说是因为 “战备”;

突然到了石家庄,岂不纯属时局之原因 (停建后再也没议过续建,北京

军区的建议也未提当年曾建这码事)。令人费解的是,到1972年,即石

家庄为河北省会的第4年,河北却 “怀起旧”来,“批陈整风”中,又向

中央提出了省会再回保定 (冀档919-2-297-2)。说困惑与复杂,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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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在这里:河北究竟怎么了? 一次次事与愿违的结局,好像本来就该这

样似的。若不是周恩来总理 “一锤定音”:“省会不要再搬!”真难说,现

在的石家庄市,是不是河北的省会。上达天听,关于毛泽东主席针对河

北省会问题所说的那段话,大部写进了本书里,读者自品,当谓其味无

穷矣!

二、河北省会在天津,总的来看不是双赢,而是 “兄弟争纷”的不

断升级,这也是8年后分手的根本原因

河北省会在天津,计有8年多。看其间省市工作的格局里,按时间

排,有三大事情可说与国家局势密切相关或影响了国家的局势。一是,

发现和培养了包括 “徐水经验”在内的不少典型,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人

民公社化运动和 “大跃进”;二是,在大搞撤并专区和县的同时应对饥饿

难言的三年特大自然灾害;三是,承担组织了 “桃园经验”、“小站经验”

等试点,在全国带头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 (“四清”)。其他的若干若干工

作,基本都带有明鲜的 “省是省,市是市”的特征,说起来,真谓一个

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。出版于1996年的 《天津通志·政权卷》,对这8年

的时光,只记载了寥寥几句,显然也是不愿多提及。河北编书说省会,
无法回避 “兄弟分手”,试从三个方面做些梳理:

1.从经济上看,既定利益格局引发的争纷,既拖累了省,又拖累了

市,使互补共赢始终停留在希冀。河北争天津之所以不遗余力,照文件

讲,主要是看中了天津市的工业基础、技术、地理等优势。河北省农村

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要求急剧增长。全省地方国营工

业基础薄弱,需要一个有技术基础的工业基地,天津市在这方面能满足

河北等。当时,天津市辖8区12县,总人口548万余,其所发的文件,

重点讲的也是对河北的物质资源、市场有需。天津市的工业有80%的原

料,需要农村供应,河北省是我国最重要的产粮区和经济作物地区之一,

除生产大量粮食以外,还生产棉花、麻、花生、芝麻、大豆、烟叶等经

济作物,地下资源也很丰富……”对冀津的这些表述,今称 “优势互

补”,或称 “城乡互补”都可以。可事实上,这种意图,从一开始就大打

了折扣。以粮食调配为例。1959年~1962年间,全国三年特大自然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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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,吃饭成为绕不过去的天大难题。河北长期靠 “南粮北调”过日子,

遇灾实行 “瓜菜代”,能拿出什么粮食补市? 档案里,大量记载了时省长

刘子厚同志数次找李先念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,请求给天津从外地调粮

食的事。其他如煤炭、水泥等的物资调配、生产计划安排、国家资金投

向,无一不是争来争去。时作为计划经济年代 “二政府”的计委,市可

直接对口中央,但请示问题、办事情,又不能越过省,省、市两个计委,

围绕物资调拨等存在的严重分歧,都一条一条地保存在档案里。冀档

940-5-64-59,是天津市计委 《关于行政区域变更后,有关我市物资

分配基数的补充报告》,补充的都是困难,需要的都是提高分配基数。省

计委何言? 没有下文。今或有读者问,如没有这种自然灾害,冀津会不

会发生这样的问题? 不敢妄断,只能说,当年的这 “争”,省争的是 “满
足”,市争的是 “供给”,并不具有今天 “竞争”求发展之含义,建制合

一改变不了 “分灶吃饭”,由此引发的利益争纷,是难以协调的。“天津

市的待遇如财政、工业投资、大学生分配等,仍应按照直辖市的规定不

变”(冀档907-4-33-11),这正是多年来已形成既定利益格局难以打破

的铁据。试想,若不如此,河北 “供”天津,更将是包不起,天津靠河

北,也更是靠不住。“没有永远的朋友,只有永远的利益”,信矣。

2.从政治上看,冀津为维护各级干部的团结做了极大努力,但 “一
股绳”的局面始终未能有效建立。河北硬将天津从直辖市的位置上拉下

做省会,首先,原本平级的省、市两个领导班子怎样摆? 最初的情况是

这样的:原河北省委书记林铁,任了合并后的河北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,

黄火青 (天津)、马国瑞 (河北)、刘子厚 (外调)、解学恭 (中央派来)、

吴砚农 (天津)、阎达开 (河北)、张承先 (河北)、万晓塘 (天津)任书

记处书记。在 “九大书记”之后,是省委常委23人。省人委的组成是:

刘子厚,兼任了河北省省长,阎达开、李耕涛、高树勋 (河北)、胡开

明、阮泊生、张明河、杨亦周 (天津)、马力任副省长。天津市委、市人

委不能因冠以河北而取消,万晓塘,兼任了天津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,

李耕涛、谷云亭、王亢之、张淮三 (天津)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,在

“五大书记”后是常委14人。天津市人委的组成是:天津市市长,由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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耕涛兼任,宋景毅 (天津)、周叔弢 (天津)、李权超 (天津)、郭春原

(天津)、张国藩 (天津)、娄凝先 (天津)任副市长。今将领导机构及长

长的名单一一列出,并非仅为满足今有读者想了解当时的领导人们是谁,

主要是想做三点揭示:一是,建制或称机构的合一,最棘手的是领导层

的进退留转或称搭配,无论怎样组合,其 “磨合”之痛是不可避免的,

这痛,是冀津的共同之痛;二是,组成如此庞大、臃肿、交叉任职的机

构,实是无奈之举,今想来,恐怕连领导成员们如何分工也是个问题;

三是,日后工作运行上的种种不协调、不愉快,及至 “兄弟分手”,根源

性的责任,确应由河北方面来负。尽管,在这一期间,省出台了 《关于

进一步密切省市关系、加强团结、做好工作》、《河北省委关于改进对天

津市的领导的意见 (草稿)》等一系列的文件,还将天津、沧县两个专区

先合并又一同划归入了天津市,以促进天津规模的扩大与省市队伍的有

效合一,市也就如何正确认识天津地位,服从省委的举措,出台文件多

种,但看的出,冀津对如何克服 “两层皮”,始终并无有效措施,以致

省、市领导们,均从不同的角度大伤脑筋,先后数次召开省、市负责干

部会议,大讲 “密切省市关系,加强团结”。刘子厚同志还不止一次地专

门召集省直干部开会,强调 “十分注意团结。省里要负主要责任。从省

委一直到各部委、厅、局,因为我们是领导方面”。如此情势下,市是什

么态度呢? 形成于1961年11月15日的 《天津市市级各部门领导干部鸣

放意见》最后是这样说的:“除以上意见外,还有些同志提出,天津市是

全国性的城市,归省领导问题很多,为了彻底解决问题,最好省、市分

开。”从1961年市的 “还有些同志”提出 “分开”,到1966年4月整个

省直机关虽迁出,河北省仍领导天津市至1967年1月,再联想当时省长

口中的 “我们”,想必读者的心情都是沉沉的。

3.关于天津与河北分手的原因,拨开纷纭,从本质上透视,上已触

及。不错,兄弟分手在 “文革”前夜,但当说,与 “文革”这一背景看

不出有啥联系。当时也确有一个 “战备”的问题,依笔者度,这也不是

根本。道理在于:其一,当年河北向中央 《建议中央将天津市与河北省

合并为一个建制,并以天津市为河北省省会》报告已讲得清楚:“将省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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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在天津市,一旦有战事发生,在对首都的保卫上是有很多便利条件

的。”作为首都屏障,正如列宁格勒之对莫斯科一样,一旦有紧急情况发

生,在动员全省人民防守天津,保卫首都方面都有重要意义。”岂有刚遇

“战备”,这个 “列宁格勒”的屏障作用就不再提? 其二,天津、保定,

均是首都的 “南大门”,无论怎样 “备战”,首都是首都,保定是保定,

天津还是天津,地理的格局是不会改变的,河北将省会搬出,帝国主义

就不向天津进攻? 纵观当时全国,各省市均在备战,为什么独有河北要

将省会搬出去? 确如周恩来总理1966年3月在华北局第五次会议上所

讲:“有人反映,‘最好不打或晚打,要打也不要在天津打,’可笑得很。”

总理听到的 “有人”该是哪些人呢? 以致对此批评是如此严厉。其三,

不争的事实和趋势是:“强扭的瓜不甜”,冀津合并后,河北无条件、无

能力领导、支援好津市,市也拉不动省,既没有合出 “力”,也没合出

“利”,反倒是分歧、矛盾越积越多,日益加剧, “兄弟失和”到一定程

度,分手是必然的。周恩来总理在华北局第五次会议上,在提天津时,

也提到了河北, “要动员干部下去,现在河北省委一搬家,就主动了”。

据此想来,借 “备战”疏散走之,终是河北认清了形势,主动讲政治,
顾大局,中央权衡利弊,同意并表扬河北将省会搬了出去。

三、河北把什么留在了天津

基于上述分析,可以说通,为什么是 “省会先迁,省、津再分”,而

迁得如此匆急,好像原子弹就在头上悬着似的。“三十六计走为上”,怎

一个走字了得? 保定毫无接纳准备,与津,还有一个继续领导下去的大

问题。所以,迁出,如同当年迁入没有欢迎一样,没有欢送,也没有仪

式,只有说走就走,只能将若干的机关 “落草”在周边各县拱卫着原省

会。双方等到1967年1月2日天津复为中央直辖市的文件下达,才正式

开始了 “分家”。其时,已是 “轰轰烈烈”的文化大革命,“善后”如何

善? 直到颇多事情不了了之为止。今多遇感兴趣的公众问,河北把什么

留在了天津? 粗粗梳梳,以下几个方面,大致还是可以说清的:

一是,干部方面。省市分开时,在干部去向上,基本原则是,在省

直的跟省走,在市直的留市里。由于河北撤出急,加之不久 “文革”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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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乱,具体的干部人事去向档案,现冀、津国家档案馆和有关部门均无

完整保留。至于省、市主要领导同志,档案是这样记的:1966年9月8
日,华北局向中央提议,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同志回省主持全面工

作,留阎达开等同志在天津,帮助市委认真接受群众批评;1966年9月

18日,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参加 “揭发市委”大会后,翌日逝

世;1967年1月2日,天津复为中央直辖市,阎达开同志任了天津市委

第二书记。

二是,固定资产方面。省会迁津当年,河北省从预算中划出720万

元 (新币,下同)建房款,列入市总预算的 “其他支出”,同年又安排

1.66亿基本建设投资用于市,占当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35.76%。

1959年财政部追加河北省迁津行政基建投资400万元,也多投向了市。

投资580万元于1960年建成的面积为22000平方米的长途电信中心大

楼,投资600多万元于1961年建成的面积为30000平方米的河北宾馆,

投资720万元建成的省直机关在尖山的金星里、红霞里和气象里的51幢

宿舍等诸如此类的固定资产,留在了天津。

三是,教育资源方面。如在那期间,先后扩建和建立的天津师范学

院、天津艺术师范学院、河北财经学院、天津医学院、天津音乐学院

(包括附中)、天津体育学院 (包括附中)及河北外国语专科学校,共7
所院校,因多种原因不能迁,也不能分,都划归了市;凡建在市的中、

小学校,一律划归了市;河北工学院 (现河北工业大学),虽然划归了河

北,但校址至今在津市。

四是,水利建设方面。河北缺水,天津更甚。为解天津用水之难,

当时采取过一系列工程措施。如修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石津运河 (后
改称石津灌渠),最初是为了开通石家庄至天津的河运水道,由于滹沱河

水日渐减少,就变成了为市调运岗南水库水源的专用渠。看1963年石津

灌渠管理局制定的春灌配水计划,时岗南、黄壁庄两水库可用水量为

7.45亿立方米,列供津计划为1.5亿立方米,省水利厅批复中强调 “到
期石津渠即不准引水,一定要保证按计划向天津市输水”。现在,石津灌

渠还在,河北省水利厅,仍保留着石津灌渠管理处这个机构,这渠、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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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,仍在年复一年的见证着当年冀津的那段 “鱼水情谊”。原属河北省

水利厅、后属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的天津仓库及河北省水利厅勘测设

计院,到现在也未迁出,只是在1983年将两单位职工户口落在了天津

市。河北省基本建设局是1984年才迁至石家庄市的。至于省会在天津这

多年,给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或留下了什么影响? 肯定是有的,这虽

不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,但在此亦须郑重提及。

四、反思河北在省会问题上的选择,不得不说的几个话题

话题一:“起跑线”上的跑偏,代价巨大,影响深远。一般公认,新

中国成立后,国民经济恢复的良好势头从1952年起。“新中国从这里走

来”,照理,河北不仅对 “两个务必”,而且对 “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管

理城市和建设城市”,当有率先认识。然看河北,从1952年开始正式提

出了迁省会,及至一行动,就可说跑偏了 “轨”。身在省会找省会,全面

折射了不仅对保定而且对全省经济建设,特别是工业和城市建设不自信;

巨资建新石家庄,主要为了解决房荒 (前述需3700亿,占总投资4300
亿的86%),而并不是着眼如何 “变成生产的城市”;硬挤天津,今天看

似不可能,当年偏偏干成了,可这 “现成饭”是那么昂贵,直吃得由

“在城”变成了 “围城”,以致本是省会的保定变成了省机关想来就来想

走就走之地,直落了个 “后天亦不足矣”;无奈到了石家庄,却又再提回

保定,更是难用 “喜新”或 “厌旧”来形容的,直接受影响的,还有廊

坊市等,下面将提及。今说代价巨大,造成了财力上的极大浪费和精力

上的巨大耗费当无任何疑义。巨资 “建新”,半途而废,进出天津,元气

大伤;离保回保又离保,所耗之资是难用数值计算的,如非再列组数据,

编书所统的 “建新”投资1900亿,实不止,有账可查的,向华北局借款

200亿未在其内。省投入津市的建房 (办公用房、干部宿舍)的资金,

也不简单上述几笔;还有众多省机关在保定周围各县办公,搞过多少临

建等,现已无必要再查据。为迁石,河北先后向华北局与中央报告了三

次,为进津又出津,先后向华北局与中央报告了四次。三次搬迁大行动,

动辄干部数千人,加上家属、孩子,要解决多少难题? 从1954年 “建
新”失败开始善后石家庄,到退出天津善天津,其间,两次善保定,对



序

11   

内对外的善后交织在一起,所耗精力是比金钱更有价值的。长期来,河

北有两大落后被国人看不懂,一是到国家 “八七”扶贫攻坚计划出台,

河北有那么多贫困人口、贫困县在册里;二是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,城

市化率低,低得不及有的边疆省份,到现在仍为 “全国平均水平”而追。

其实今用城乡统筹的观点溯源头,均与当年一选省会就跑偏了路有着千

丝万缕的联系。谈影响深远至要害处,笔者认为,还不是上述这各表象,

而是长期来河北有痛而讳痛的心态与思维方式。请示了,批准了,是按

上级精神办的! 是啊,弃离保定多年后,为啥还到那里去? 看遍当年文

件,无一句解释。何向当年偿是非? 难怪历史上的河北,付出了那么多

学费,总是难升级。当年这种 “讲政治”的风格,实在要不得。现河北

正强起,调结构,转方式,加快新型工业化、城镇化升级,局面来之实

不易。痛定思痛,温故知新,实现河北华丽转身,今全省上下,是该有

一种彻底承认并跳出 “先天不足的不是城而是决策机关”的勇气!

话题二:建设工业化河北,必须要真建,而不是靠 “找”,要找的,

是符合河北实际的路。河北省是农业大省。在农业大省的基础上建设工

业化,河北认识不谓不早,眼光不谓不明。但以抓农业、搞运动的方式

去指导工业化建设,河北永远找不到 “北”。1952年,河北向华北局首

次提出 《省会移到石家庄市的请示》,开宗明义讲:“中央关于城市发展

建设的方针及今后我省工业发展的趋势”(冀档855-1-201-1);同年

《关于将省会迁移到石市的补充理由》,开宗明义第一句:“自从我们检讨

了省委过去对工业生产领导薄弱决心加强工业领导以来,日益感到省会

有自保定迁移至石家庄市的必要”(冀档855-1-201-2);1954年1月

27日,省第三次向中央报告 《关于省会迁石家庄市的请示》,头一句话,

仍然是:“适应国家工业化及有计划地建设的需要,省的领导重心必须转

到有工业的城市”(冀档855-2-558-21)。话是这样说了,但看历史

拂过的这一页上,无论省会在保定时,在天津时,乃至来到石家庄市的

相当长时间内,河北真的没有找到工业化建设的 “北”。“提高两线”(京
广、京山铁路沿线)、“狠抓两片”(黑龙港与坝上)、“建设两山”(太行

山和燕山)等,一直是叫得最响的发展思路主题,及至改革开放,河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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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在苦苦地为发展战略而寻找出路,到1985年才有了 “山海坝”。多年

来,河北被称为 “东部区位、西部观念、中部水平”,不该认为这只是个

讽刺,应该经常找找这 “病根”。反观天津,不畏路途远与偏,在河北建

设了包括省境最南端的涉县天津铁厂在内的若干大项目,至今为天津也

为河北作着贡献。现在,从涉县通往天津那个专列的每天铿鸣中,当给

河北这样的启迪:忘掉那些不愉快吧,并要虚心向天津学习。

话题三:省会是有了,但靠搬迁,不会轻而易举地搬出 “中心城

市”。时下,人们对 “中心城市”的呼声越来越高。看河北省会搬迁,从

“城”的角度,当说两句话。一句是:“省城”与 “中心城”,并不是一回

事。凡省城,因是省政权所在地,均可冠以 “政治中心”,而在全省是不

是真正的经济中心、文化中心? 当有别论。当年省会在保定,认为那里

不是经济中心,也建不成经济中心;后来省会到了石家庄,相当长的时

间内,也还不是什么经济、文化中心。看来,传统的 “三心同具”,从一

开始,可能就被 “中心城”发展的实践所争议。另一句是:省会可以迁、

可以变、可以选,甚至可以由行政手段决定,而中心城市,只能顺应发

展趋势经艰苦建设而成。称石家庄 “火车拉来的城市”,话很形象,因为

“拉”,意味着经济的自然流动,比较合乎规律。但如讲,“火车拉来一个

省会”,这话恐怕得打问号。原因也很简单,省会可以拉来,又是可以拉

走的。反省河北省会选择的苦涩,其苦根,均在一 个 “建”字,而

“迁”,只是表皮。第一次 “建新”失败,实败于不知量力而行,因房子

问题把摊子铺得过大了;第二次 “找大”告负,实负于对自己地位、能

力的不恰当估计,无办法把包括津市在内的全省建设搞上去。当年身在

省会找省会,说者 “省会领导”,“先天不足”,恐没有想过,哪里先天就

足呢? 要补足,惟有踏踏实实苦练建设这个 “基本功”才是。几乎与河

北 “建新”的同时,河南省也经历着资金难题将省会自开封迁郑州,其

结果,一次成功,人家的经验是什么?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,河北确需多

找几面镜子照照自己。石家庄当年小,做河北省会 “正打不着,歪打正

着”,经几十年建设,终有了今天这样子。然用现代化的眼光来审比其建

设的水平与能力,大家心里有数,应更加努力。现在,河北省会有了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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